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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倒转40多年，我在参与
城郊造纸厂救火行动中，铁钉穿
透胶鞋底刺进脚板心。奇怪的
是，几天后伤口愈合，却长成一
个硬茧，脚一着地就钻心地疼。
去市人民医院打了些消炎针，吃
了些乱七八糟的药，毫无效果。

厂化验室申主任是我的老
同学，见我走路时一瘸一拐的狼
狈相，提出用盐酸把硬茧腐蚀
掉。我也觉得这主意不错，于
是，申把我的脚绑在化验室那张
摇摇晃晃的破桌上，我哭丧着
脸，紧咬着牙，如同一名受审者。

当申用浸满盐酸的棉签插
进硬茧时，一股白雾猛地升腾，
疼得我鬼哭狼嚎。申却幸灾乐
祸地笑出声来，一直把棉签插到
自认为合适的深度才住手。此
时，我早已痛得面色发青、虚汗
直流。

然而，这个空洞洞的肉窟窿
比雨后的春笋长得还快，几天后
又长成比以前更大的硬茧，变本
加厉地痛。

有人告诉我，本市驻军部队
医院技术十分了得，我便赶忙托
朋友引荐，直奔一名中年军医。

这次的治疗方式与申同学
的方法大相径庭：

一是让我躺在手术台上把
脚绑上，比起那摇摆不定的破桌
感觉略好一些。

二是事先打了局部麻醉针，
比申的方式人道一点。

三是用冷冻疗法，改盐酸腐
蚀为用冻成零下几十摄氏度的
棉签插进硬茧，将其消除。

当然，二者之间的共同点还
是有的，比如：都很痛，只是用盐
酸时立即痛，冷冻疗法是过后痛，
并且加倍地痛；都冒白雾，只是
冷冻时多了种“嗤嗤嗤”的响声；

都捅了个肉窟窿，窟窿容积都有
所增大。最明显的共同点是：不
久又毫无悬念地结成硬茧。

走投无路，我只得去省城大
医院，通过关系找了一名教授主
刀。教授将这硬茧称之为鸡眼
疔，对其进行整体切除，这次造
成的肉窟窿更大。不幸的是，过
后硬茧又顽强地长出，当初只有
绿豆大，几经高手折腾，此时已
比蚕豆还大。

我悲哀地想，这只左脚怕是
要废了，从此只能单脚支撑起粗
笨的身躯苟活余生。

三个多月的日子里，我拄着
拐杖，艰难地行走在厂部到生活
区的这段路上。

三个月后的一天早上，一轮
簇新的太阳冉冉升起，这样的太
阳，能让悲观者重新燃起希望。
我吃力地向市图书馆走去，想借
几本书打发这难熬绝望的时光。

多少年过去了，我总是对那
个阳光灿烂的早晨心存感激。
若错过了那个早晨，真不敢想象
能否顽强地活到今天，不敢想象
单脚行走的漫长日子该怎样痛
苦地度过。

那天早上，我在图书馆的石
阶下，看到一个戴旧斗笠、穿破
草鞋、满脸皱纹的瘦小汉子张罗
着一个地摊。他把一包令人作
呕、干枯变形的鸡眼疔摆在地摊
上，随后又用麻绳挂着几面褪色
的锦旗，然后往地摊上铺开几张
皱巴巴的奖状，锦旗和奖状上写
的无非是老套的所谓“妙手回
春”“华佗再世”“手到病除”等字
样。锦旗上标明他姓吴，名字已
记不起来。其实，我对走街串巷
的江湖郎中并不在意，我相信正
规且名气很响的医院，或者说是
相信科学。

此时，图书馆还没开门，我
便在地摊旁的石阶上坐下。待
吴姓郎中铺完地摊后，我抱着病
急乱投医的念头，伸出左脚让他
看。他说得漫不经心，我也听得
无精打采。

“这个鸡眼疔好治，因为长
在脚板心，比起长在前脚板后脚
跟要简单得多。”他边卷着纸烟
边说。

我好生奇怪，江湖郎中大多
都是凭三寸不烂之舌，尽量把小
病说大，把大病说成绝症。这
样，若瞎猫撞只死老鼠偶尔治好
了，就可凭此吹嘘医术如何高
明；若没治好，则说因为病情太
重，神仙也无力回天。

看来，吴郎中还算是个实在
人，但对其医术我半信半疑，便
问：“治好这病要多少钱？”

“这要看拔出的鸡眼疔有多
少根筋须，每根收两角钱。”

我并不太在乎钱多钱少，每
进一次医院没有个几十百把块
钱出不来，去一次长沙要好几百
块呢，我只是担心他玩花招骗
钱，更心怵的是怕痛。

“你现在来找我，正是好时
机，若再过些时日，待那些筋须
长到骨头缝里，再拔就很难了。”
说完，他不等我作出回应，就托
起我的左脚擦起药水来。

整个治疗过程仅十来分钟，
给我消除的却是永远的磨难与
痛苦。

他先是将硬茧及周边涂上
消炎和止痛药水，然后用刀片围
着硬茧四周划入，待划进十几毫
米深时，改用镊子夹住硬茧，慢
慢地往外拔，不一会儿就连根拔
出。那些密密麻麻的筋须比硬
茧主体还长，细细一数，共76根，
付费15.2元。

“需要休息几天？它还会长
出来吗？”我很不放心地问。

“你现在就可以放心走路，
回家再敷五天药。”他很自信，说
得斩钉截铁，让我心里踏实了许
多。

果然，从我试探性丢掉拐杖
的那一刻起，鸡眼疔就再也没有
复发过。我被这该死的小硬茧
折磨得一塌糊涂，却不想，诊治
它竟是这样的轻而易举，简单得
没有道理。

曾几何时，江湖郎中被看成
是邪门巫术，他们大多身世卑微
贫穷潦倒，在阡陌红尘中艰难跋
涉疲惫游走，千年的风沙湮灭了
太多的传统手艺和秘传良方。
许多江湖郎中身怀绝技，他们的
名字却不会出现在史籍上，就像
我所遇到的吴姓郎中。能让人
记住的，仅是他们影影绰绰的往
事传闻。

多年以后，当不少人说到江
湖游医“坑蒙拐骗”时，我的眼前
却浮现出治好鸡眼疔的吴姓江
湖郎中的身影，心里泛起丝丝温
暖。

春节的余温还未散尽，达城街
道上的红灯笼依然亮着，可你又要
离开了。

正月初七清晨，天刚蒙蒙亮，
你就开始收拾行装。那一刻，我突
然觉得这个春节太短太短，短到还
没来得及好好看看你，没来得及问
问你在外面的日子苦不苦、累不
累。

女儿，我实在不愿意看见你从
父母的身边离开，到他乡去工作、
生活。但初七的上午，你还是要与
我们分开。

在达州火车站的进站口，我们
短暂的话别后，你就走向检票口，
并转身向我们挥手告别，瞬间，我
感觉空气中弥漫着离别的忧伤。
当你的身影完全消失在我们视线
里，我们一行人才依依不舍地离开
检票口。

回家的车子行驶在市区的道
路上，我没有像以往那样留意两旁
的城市风景，只有泪水悄然滑落。

想起一句古话：“族望留家乡，
家贫走他乡。”女儿，爸爸没能给你
留一份近在眼前的前程，让你不得
不背井离乡，去远方打拼。每当想
到你在陌生的城市独自面对一切，
我的心就像被什么东西揪着，疼，
但又不能喊疼。

女儿，你远在他乡，辛苦奋斗
一年，与父母团聚没几天，还没来
得及好好休息，又匆匆忙忙离家而
走。多年了，你一直这样匆忙地过
着，像一艘出海远航的船，又像一
只北飞的大雁，不停地前行着。

女儿，小时候，你乖巧听话。
长大后求学在外，顺利完成学业，
后来，在外工作，一直客居他乡，独
自面对一切。无论你现在是否成
功，爸爸都因你而骄傲。幸福不会
从天而降，梦想不会自然天成。所
有岁月静好的背后都是不懈奋
斗。只是，你一定要记得，当你为
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时，累了，要
停下前行的脚步好好歇息。再强
健的大雁，再结实的船只，都要加
满补给，休养生息，才能行稳致
远。要善待自己的身体，你还年
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无论何时
何地都不容忽视安全，生命安全
了，身体健康了，才有幸福。

女儿，爸爸不奢望你大富大
贵，只愿你身心健康，平平安安，有
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和较为稳定
的收入，有一个相知相爱的人陪伴
终身。累了就歇歇，苦了就说说，
别总是一个人扛着。你要记得，无
论飞得多远，这世上永远有个地方
让你停靠——那是父母的怀抱，是
永远为你敞开的家。

列车载着你驶向远方，把我的
牵挂拉得很长很长。女儿，一路平
安，明年春节，再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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